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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山涉水 风雨兼程
一、远见
感谢现在的安宁，让我有机会站在这个结尾和另一个开始上重新审视我自己。看清楚我是从哪里来的——记忆里的南瓜地、望起来像湖似的稻田、一群叽叽喳喳吹牛的女生、心事沉重的隔壁邻居，看清楚我正身陷于何处——急不可耐的追寻的结果然后还要把这结果拿来与其他千百万种作为比较、拥挤的人群和看不清的脸、新鲜和惊喜目不暇接让我一遍又一遍的自问自己想要的什么，然而我要到哪里去呢，现在的我是不是有那种远见能够一眼看穿，然后奋不顾身、一马当先？

四年前，英语老师让在课上列出一个LIST，和此时此刻的我有关。虽然她忘记发回给我们做个比较了，但是我依然清楚的记得那个LIST上面有9条期待，很庆幸，我已经将他们尽收囊中，并且在兜兜转转中开始了一张崭新的LIST。是我变得贪心了吗？这个LIST变得有些长，不仅仅是想要的更多了，还有我也决定花更多的时间在她身上了。不知道为什么，心里面有一种无法描摹的恐惧隐隐约约的蔓延着，是不是我只看得见自己没有得到的，却从不知晓自己在被人群包裹着的一路向前中失去了什么。

一直被长者们教育着，费尽心机和力气寻找所谓的捷径，生怕一脚踏错从此永步人后。可是哪里才是传说中的那条神奇之路呢？我爬的太慢或者起点太低，看的不是那么清楚。索性不去想那么多，只是坚持一个简单的信条：说自己想说的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仔细想来生命一直那样安静，把我们不想要、不想面对的一切都带走了渐行渐远，剩下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对一切都理解和包容的朋友、那些惦记了很久书和电影、传说中的地方一个又一个、渐渐痊愈的虎妞的性格、开始减速的脾气（虽然还是常常唠唠叨叨的抒发，但是保质期绝对是见光死——不过夜）……

我得到的一切非所谓什么“远见”之类，那不过是一顶被用的过于泛滥的光环，我不知道自己的所有所作所为是否正确，也许浪费了许多钱，也许耽误了许多时间，可是老爸说过，他一个快50的人都不怕从头开始，我是要为我太过沉重的担心而害羞的；老妈说，我经历的是我们三口都未经历的，她的任务就是支持、信任并且理解我。四年里，他们真的做到了，就像我的祖父母，抚养我到十六岁，一直在我生命的角落里保持着沉默，我走远了，他们却从未离开，只是渐渐弯曲，如同一株老柳。

二、远方
每次打电话给祖父母，他们必然催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等放假啊……我又有考试了……我找到实习要上班了……”我的托词接二连三，无论是哪一种，他们都记着、等着，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最小的孙女在他们当初离开的远方。是我们的牵挂总在远方，还是远方总是能够寄托我们的牵挂。前年的圣诞节，我的小侄子在广西出生了，祖母的牵挂因而被牵着走的更远了，她说她要坚持过八十八岁，让孩子回来身边喊一声“太奶奶”。

我们一定要到远方去吗？我们想要的一切都只能在远方才能够实现吗？轻而易举舍弃我们最熟悉的，以为那是我们早已经厌倦了的。本以为能够头也不回，却始终牵牵连连。食指有一首和远方有关的诗，我忘记了具体的字词，大致的意思是通往远方的路上布满荆棘，荆棘上满是前一位路人的鲜血，当我们自己从这条通往远方的路上经过，也会和他一样，流着血，甚至光着脚，衣衫褴褛，但是即便如此，赶路的人啊，选择属于你的远方吧，别对你失去的东西频频回首，流过血的路上已经不需要你的眼泪了。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让我跋山涉水，风雨兼程吧。

已经走过了的那些远方一直以来都在陪我们过冬，炎炎盛夏从不出来打扰——那座让我摔坏了腿的远山，身影虽然模糊了，却将忘记伤痛的方法毫无保留的交到了我的手中；远方的讲台上曾经有位老师，虽然搬到了一个更远的地方，她的信任至今仍在帮助我屏蔽所有怀疑和质疑的眼光。

在以“二”开头的岁月里，生出的幻想，我不得不承认，大多数都和那些“远方”有关。那些我尚未见过的美景、未品尝过的美味、未结识的兄弟姐妹们，是蠢蠢欲动的始作俑者。况且，远方还有另一个我，在等待着。她会比现在的我更加坚强，每每遇事都能安静思考；她比我更加NICE，像个女孩子收起她的另类观点来避免一场争执；她也会依然像现在的我，听从身边的人劝告有错必改；回想此时的我，对下一个远方充满了期待。

三、远离
回忆里的细节像是风里飘浮着的杨柳絮，离着我们越来越远了。在每一次远离之前学会举杯，只为了下一次的相聚，可是这样一来，会不会若隐若现相见恨晚。恍恍惚惚之间想起小的时候，喜欢收集各种糖纸，各种颜色窸窸窣窣的跳跃着，仿佛真的能够留得住之前的甜蜜，至少是和甜蜜有关的回忆。也喜欢收集树叶，夹在厚重的字典之中，等到秋天时候，所有花草叶子都变了颜色，有的花瓣竟然变成了透明的。那些费尽心机想要留住的，终究还是溜走了，只剩下我记得他曾经存在过。倒是那些邮票、旧钱币，有一搭无一搭的攒着，没有想到，若干年后的某一天，竟也身价暴涨，翻了数十倍。有些惊喜和幸运就是这样，在我们最不经意的时候到了，捧在手心里的时候，还会有些许歉意——是不是当初看错了他。

每一次从学校回家去，和从前的同学聚会，或多或少的会把他们和从前对比。变化是必然的，我应该学会接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三秋不见仍如之隔一日；或者说，他从前便是如此，只是我没有发现，现在是时候重新梳理了；亦或者，变得原本是我，为了适应已经改变的环境和不得不改变的心愿。那些我们依依不舍的，我们最为熟悉的，我们坚信不疑的正在远离此时的我们。

实习的时候，把“愣头青”的本色褪下了，不再在食堂里哼着歌，浑身摇晃着排队等着打饭了，而是心事重重，不时回头和同事讨论一下上午还没有处理完的标书；T恤上的卡通人物暂别江湖了，我身着正装踩在高跟鞋上像在练武术，Boss说了，这叫归属感；忘记上一次亲自写信时什么时候了，就连贺卡也做成电子版的用指尖敲击着（虽然我从不美其名曰环保之举，但是还是无奈从众了）。

有幸参加了很多志愿者有关的活动，这次放下的是承诺，因为有的时候，她太沉重——承诺的人看不清结局；有的时候，她太悲伤——接受承诺的人熬不过等待。希望小学的孩子们在追问我志愿者的定义是什么，什么才是帮助，我们能给的是不是他们需要的；盲人学校的孩子在质疑我们描述的世界，他们对陌生人保持的距离是对自己最孤傲最无奈的保护；孤儿寄养点的孩子们，让我反思人和命运——命运玩弄我们如同我们玩弄一只蚂蚁，我从不没有理由的杀死任何一只蚂蚁，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善良，而是希望命运之神也能给我机会，化险为夷。

那些远离我们的东西，是为了让我们轻装上路吧，所以走的那么安静；我们是为了让自己走的更加坚定，所以选择了远离那些曾经被视为呼吸的所有。就像那些期待，曾经带给我们莫名的惊喜和惆怅；就像那些偶遇，断断续续的联系中，原来这个世界陌生也可以是一种值得依靠的安全感，无论如何我都愿意这样固执的相信；但是有些东西从来就没有被忘记过，绕过了生命的峰回路转，下一个路口说不定会再次相遇。

四、远行
“这只是生命的一种状态”，这是老苏的名言。可是，我全无他的沉稳，我喜欢喜形于色，360°全方位的浸泡在远行的惊喜里面，手舞足蹈。

我的“远行”，开始的有些迟缓，或者说根本也算不上什么“远行”，如果你听说过老苏从甘肃到广西的骑行。在此之前，我仿佛一直在自顾自的寻找什么，行色匆匆的只为了到达某处。一个人的路程不论远近，总显得有些孤单，但是每当有人前来确认我是否真的在路上的某一时刻触摸过这种感受的时候，我总是倔强的用“只有一个人才是真的自由自在”来搪塞。那些你从未见过的美景，是可以轻易被你放弃的，同时你还有很多理由说服自己不相信她的美丽。然而，一旦相见，便是无法释怀的，刹那的惊艳让你的每一个细胞都产生记忆的功能，醉心于山色的曼妙。我的“远行”也是如此。从未想过要确切的从中得到什么，只是因为传说中路途险阻，所以选择结伴，只此一次，我知道，恐怕今后的我已经再也不能承受一路上只有自己在思索、回忆、自言自语了。我需要有人同行，一路上相互扶持，交换彼此的过往、家乡的风景和最得意的笑话。仿佛去到哪里、去过哪里并不是那么重要，和谁在一起跋涉过了那么长长的一段路程才最重要。自由自在不是呼吸一样我离不开，戒不了。

对于“出发”，我总是很少犹豫的，或者说总有那么多新鲜的风景对我充满诱惑力。在路上的感觉让你暂时远离所有的纠结，只是在路上细细咀嚼行走的感觉，偶尔的回首，满山的景色扑面而来，与你撞个满怀的时候，你会喜欢额头上细细的汗珠。即使太阳把你晒得有些昏沉，转过山的背面，一条幽静的小路，一树芳香的野花，峰回路转告诉你，你皮肤的小麦色才和这个大自然是一个调调。有时想想，倘若就一动不动，在我喜欢的地方，静静的躺着，感觉有小虫在手臂上爬过，感觉有蛛网穿过发间，听风吹耳边的草，看着云朵打盹，不是我消逝了，安静的有如尘土，而是所有的色彩、所有的风景，融入我的血液，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再次出发时，他们和我一起在行走。

对于“远行”，我是容易满足的，听过我笑声的山谷会知道，虽然现在想起那时的笑声我会不禁的脸红起来。白色的蝴蝶也能让我尖叫，我以为她曾在我的肩上停留过；野山上的丁香或许略显瘦弱，但是她有奇异的六瓣——不是千百亿分之一的概率没有发生，而是她孤傲的将自己隐藏于深山之中，非翻山越岭而不得一见；树叶下有东西在叫，是谁家的驴子吗？我好像听见它在抖耳朵，可为什么就连夜晚也都不牵回家。是早上见到的那只黑色的鸟吗？也许是她在抖动翅膀，为什么你非说她是一只鹰呢，我没有一点好感的觉得不过是一只黑色的乌鸦……

说走就走的“远行”带给我太多太多，也许，即将开始的，是一次真正的“远行”：有人说她艰辛——无所谓，我是一路上跌跌撞撞走来的；有人说她不值得——无所谓，我是容易满足的，出发时候从没有过高的期望；有人说她太孤单——无所谓，没有另外一种状态能够比她更适合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还有有人说……我说您就别啰嗦了，我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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